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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的《凤氏彝兰》

罗仕祥

提 要：京剧《凤氏彝兰》是云南戏剧创作回归真实，表现人性的真实的一部佳作。文章从中国戏曲必须回

归戏剧本质属性的角度，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戏曲在新世纪的创新发展不能丢掉传统，应该在传统的基础上寻求适

应、适合，才是真正的创新。并引发了对云南戏剧现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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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京剧院创作上演的京剧《凤氏彝兰》，好

看好听有意思，观众喜欢专家认可领导肯定，立得

住演得多传得开，骄傲地捧回了第三届中国京剧节

的全部一等奖项，被誉为是“不期而遇的一匹黑

马。”在南京、北京、上海受到专家、观众的一致好

评。在昆明，戏迷说它，买票请亲朋好友看戏，拿

得出手，是好戏中的好戏。《凤氏彝兰》的成功，在

于戏剧本体的回归，平民意识的回归。《凤氏彝兰》

是云南戏剧跳出概念化、公式化窠臼，摆脱虚假、

虚情的空壳戏剧的领军之作，是云南戏剧创作回归

真实、写人写情，写人性的复杂多样，写人生的真

实况昧，将真正的“戏”还戏于民的一面猎猎作响

的旗帜。

一、《凤氏彝兰》回归戏剧本体是编导主体意识

苏醒，自觉超越的结果。是二十一世纪时代的产物。

艺术受政治的影响总是不能够避免的，古今中

外概莫能外。中国戏剧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得到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但是政治对艺术的巨大影响，使中

国戏剧在前进发展中走了许多弯路，在很长一段时

间畸形的戏剧创作语境压抑了人才的发展，戕害了

真正意义的较好剧作的问世。全国许多大家跳不出

这个框范，在所难免，更何况云南戏剧家和剧作家。

新时期以降，“重读郭、老、曹”的有益探索，以及

用更新的戏剧观念针对具体实践所作的理论研究，

提醒了我们应借鉴和重新认识以郭沫若、老舍、曹

禺为代表的中国几代戏剧家走过的曲折道路，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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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和世界的高度来看待和要求我们的戏剧创作。

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方法加上不真实的虚假主题

的要求，导致了空壳戏剧，一朝回眸自己，令人赧

颜。

云南戏剧正常发展的时候在全国的位置，曾经

是名列前茅的。花灯滇剧几进怀仁堂演出、“关派京

剧”称谓的由来、滇剧《借亲配》、京剧《铁弓缘》

前后被拍成电影等等，成就是辉煌的。但是也和全

国一样，不符合艺术规律的做法使其窒息，阻碍了

戏剧的繁荣发展。新时期以来，全国的戏剧形式和

戏剧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审视历史，注重未

来，成为戏剧创作思考的主题。而云南在这个时期

没有跟上，远远落后于北京、上海、武汉、福建、

黑龙江等先进省市，落后于黄梅戏、越剧、龙江剧、

莆仙戏等改革确有成效的剧种。我们缺乏出类拔萃

自我超越的作品问世，文华大奖与我们失之交臂。

近十年来，理论研究势微，戏剧评论和戏剧批评基

本没有展开，特别是戏剧批评奇缺，对剧目有真知

灼见的批评不敢理直气壮，温情脉脉，一团和气，

一潭静水，几近腐败。表面看来是团结兴旺，实则

是压抑了锐意进取和潜心突破。回归戏剧本体的讨

论没有与全国合拍，有的只是单兵作战个体关注，

没有广泛引起整个创作队伍包括编剧、导演、音乐、

舞美、主演等主创人员的注意力，因而没有树立和

坚挺起自觉早日回归的旗帜。对于云南戏剧以及云

南戏剧创作的总结和梳理严重断层。二十世纪七八

 万方数据



民族艺术研究。

十年代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乘盛世修志的东风，

结集和出版了许多公开发行或内部资料的研究文章，

至今读来墨香犹存，价值金玉。恰恰是在全国戏剧

观念激烈变化，戏剧创作发生了重大改变的这几年，

我们的总结和梳理工作停滞了，放弃了。缺少了针

对具体实际的理论研究和切实可行的指导，云南戏

剧表面繁荣，实质一般化也就不可避免了。

但就在如此情形之下，云南的一大批戏剧主创

人员日臻成熟，在热闹过后的冷清中，蓄势待发，

充实自己，更新自己，努力寻找着突破和超越。云

南戏剧处在努力和期待之中。《凤氏彝兰》在这个时

期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是云南戏

剧进一步繁荣发展的信号。只是与全国的优秀剧目

相比，来的稍微迟缓了些。《风氏彝兰》应运而生，

牢牢把握了艺术的真谛，求美求真，达到了“三者

皆喜欢”的高度。编导抖落了心理和观念上太多的

羁绊，释放了多年被压抑的创造真和美的才华，回

归了戏必须是戏，不必超载太多的硬加的主题，回

到戏剧的本真原生态，很好地演绎了云南边地一段

丰富曲折的人生之戏，人性之戏。对戏剧的审美，

应该说观众、专家、领导是相对统一的。所谓好戏

应该是大多数人喜欢、倾向性基本一致的戏。所谓

大多数包括观众、专家、领导三方面的大多数。但

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由于所处角度的不同，三者

很难统一。在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当

今，政治开明，艺术繁荣，时代呼唤着好作品的出

现。我们不应该看不到政治对戏剧的关心和干预也

在发展前进中回溯检讨变化，逐渐向真理靠近；专

家纯艺术化的要求也在变化矫正求索适应；人民群

众的审美需求也在不断更新变化提高。唯一不变的

就是美和真，真才有“戏”。《风氏彝兰》的主创站

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看准了，清醒地努力着。

二、对戏剧整体性情境的充分把握，对不同层

面观众的整体性渗透。使《凤氏彝兰》回归戏剧本

体，回到民间。

戏剧在组成成分上的综合性，确定了它永恒的

魅力，也形成了它相当的难度。在舞台上，各种综

合因素只有汇集成整体性情境，编、导、演、音乐、

舞美、灯、服、道、效、化等等这些戏剧的综合性

才能合而为一，发挥无穷的魅力，使我们所演绎的

戏成为好戏。《凤氏彝兰》充分把握了戏剧整体性情

境，在时间为一百二十多分钟的长度内，以足够的

张力刺激观众的心理机制，使观众在剧场里全身心

震撼，兴奋和满足，获得了特殊的审美愉悦。

首先是有一个好的故事。什么是戏?王国维说

“以歌舞演故事”，当众表演故事是戏剧的本质特征。

中国人习惯了以故事为载体的欣赏，审美心理和审

美要求希望在当场发生的传奇故事里来体现。但是

在探索中，“故事”被否定了，把好故事这个载体摈

弃了。回归的《凤氏彝兰》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美丽

而神奇、悲凄而无奈的传奇故事：相爱不能，豆蔻

少女在坟山为了自己的心上人能够活命不得不违心

地答应嫁给土司；祸福颠倒，不想生的偏偏生了传

宗接代的土司种；乾坤逆转，不想当土司的看坟娃

子不得不当上了土司；爱恨交织，不想恨的恨了，

有权有势却没有爱；生死无常，自己亲手杀死了爱

子爱女和心爱的人；不想活了，还得艰难地活下去。

有了好的故事又编织得疏密有致，一波三折、矛盾

交织、悬念迭起、冲突激烈、情节感人、细节耐看，

整个戏当然就好了。

《凤氏彝兰》所演绎的故事，并没有疏淡于整体

性情境的表现，也没有把戏剧当成一个惊险故事的

匆忙敷衍，以至于情节急迫，矛盾直白。编导很好

地烘托了整体性情境，使它们摆脱了一般水平跃向

更高的平台。故事叙述的方式也不是平铺直叙、链

接相跟的，而是选取动人的有情的有利于戏曲舞台

表现的块面，跳跃式发展，让观众自己去链接、补

充、丰富，在参与三度创作中获得审美享受。“坟

山”一场结束接“婚礼”以及“生子”的戏，在三

十几秒钟的伴唱内完成，此时观众的眼前只有一丝

亮光，字幕突出而清晰，伴唱在进行，“太阳喷射着

——滚烫的烈火，月亮深藏着——冰冷的刀戈。火

烧刀割花骨朵儿，烧哟——割哟——嘿嘿!它就痛
出了花果果⋯⋯”随着伴唱的进行，观众的三度创

作在想象之中完成，给人极大的美感。而烘托叶子

不得不铤而走险策马驰骋前往深山搬救兵，在途中

分娩的戏，却极尽夸张与象征之能事，调动灯光服

装音乐舞蹈诸方面的表现力，延长了时间空间，铺

排开来表现：挣扎的舞蹈、如浪的红纱、叫魂的歌

唱、人性的张扬，“叫魂啦，魂归来，天不平，当帽

戴；地不平，放脚踩。顶天立地活转来——”。抗争
与求生的象征让人美不胜收，将戏曲艺术虚实结合

的特长发挥到了极至。

其次是真实，真实是戏剧的生命。真实的第一

要旨是立意或主题的真实，我们尝尽了虚假的立意

和虚假的主题+细节的真实描写带给我们的苦头，

我们过多地演绎了虚假的没有灵魂的空壳戏剧。我

们习惯了写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和完美鲜亮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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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他们全知全能，既没有复杂的性格也没有复

杂的心理，有的只是呆板的说教、坚定的目标。理

想的英雄形象+可能真实的细节，形成千人一面，

异曲同工的创作模式。观众在这样的戏剧里寻找不

到心灵的感应、情感的陶冶和精神的升华。《凤氏彝

兰》没有去人为地拔高和贬低，观众在相信这个凄

美悲惨的故事的基础上，依稀领悟着类似节目单提

供的这样一种题旨：“于是，一个越来越像主子的女

人与一个越伴越像奴才的男人，演绎了一幕人间悲

剧；也许，‘权位’是制造这幕悲剧的罪魁祸首?也

许，不同的传统文化积淀是这幕悲剧的隐形杀手?”

两个“也许”用得好，两个“?”号也用得好。观众

在认同和多方面审美满足之后会有千百种理解，也

许同意编导在节目单上的提示，也许还有见仁见智

个别独到的理解，也许⋯⋯无论有多少个也许，在

观众的审美体验中都是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真

正意义的美和真。

叶子从一个花季少女的看坟娃子成为掌管土司

府大印的女土司是情势所逼，是真实的，从一心只

愿意和所爱的人远走天涯而不要权势不要金钱的纯

情小少妇，发展到压抑内心的情爱放弃个人的幸福

堕入繁杂忙碌的世俗生活的悍土司，是真实的。不

管生活中有没有，舞台上所演绎的“现实”观众认

为是真实的、合理的。这个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

实的确很难把握，在观众面前犹如一块试金石，磨

损了多少创作者的青春和才华，真金却难于寻觅，

有时看似近在眼前，结果还是失之交臂。

三是比较成功地创造了戏剧情境。所谓戏剧情

境说法很多，但是综合起来即戏剧性，也可以理解

为冲突性矛盾，更通俗一点说就是“有戏”。情节的

发展环环相扣，在情理之中又出乎预料。不可一世

的老土司凤氏雄死了，抢夺土司大印欲置自己于死

地的对立面被打了，令人魂牵梦萦的心上人来到了

红罗帐里，可是谁人能够想到，好事难成。不同的

文化积淀，不同的人物性格，而共同的目的都是为

了对方好，相反地恰恰走不到一起来，事与愿违，

让对方好不了，叶子成熟了，女儿英子成长了，悲

剧的结局也来临了。人物战胜不了的是自己内心的

冲突，永远也没法解决的是深藏于自身的潜在的矛

盾。

戏好，不是自然就对不同层面的观众进行了整

体性渗透，从编剧学、导演学到戏剧学还有很长的

距离，案头之曲与台上之曲还有差异。读了发表在

《剧本》月刊上的《凤氏彝兰》剧本，令人荡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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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只觉得文辞之美、韵律之美扑面而来，不失为

较好的案头欣赏之曲。看了舞台呈现的《风氏彝兰》

让人享受细节，享受唱腔，享受充溢剧场的表演之

美，又是鲜活灵动的台上之曲。一出戏，要达到雅

俗共赏是很不容易的，雅俗共赏，即是精品。我以

为，《凤氏彝兰》迈对了走向精品的步子。戏剧是民

众的，中国戏曲从它发生、发展、起源、兴盛、衰

落、振兴、又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历史来看，它

的根在民间，它的属性是通俗流行的。平民喜欢的

肥沃土壤，滋润了它的参天繁茂。《凤氏彝兰》从一

开始就回归到平民的定位上来，创作的目的是有人

看，有市场。市场的检验是雅和俗的共同垂青，阳

春白雪+下里巴人合成了旺盛的人气。

三、编剧与导演的沟通融合使戏一步到位是经

验之谈。

“撞上劲”是《风氏彝兰》成功的前提。据导演

也是组织领导者的张树勇先生介绍，“导演和编剧撞

上劲奠定了《凤》剧成功的基础。”也曾经听到编剧

说：“在构思的时候与导演聊，把戏聊透。”说者无

心，听者有意。说者是一种得失之间的切肤感慨，

经验性的总结，顺口而出。听者过后回味，引发既

往舞台新剧目创作实践之中成与败的痛彻检点，多

少失败的苦痛酸辛涌上喉头。“撞上劲”、“聊透”犹

如电光火石瞬间闪亮，给人以全新的启迪。导演和

编剧在写本子之前撞上劲、聊透，这也许就是现代

信息社会舞台剧目创作新的思维模式和新的操作方

法。过去“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形成了一种定
势和框范，编剧和导演不见面，在排戏和演出中编

剧走很多弯路再折回来。过正的矫枉需要在立戏、

修改、多次的研讨会后才能够统一起来。另一方面

也解决了所谓大牌导演肢解剧本，恣肆妄为的失误。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风氏彝兰》先有戏，后有

本。编剧与导演深层次沟通，达成了戏剧观的最佳

融合，使创作倾向大致趋同，减少了编剧的很多悲

哀和无奈。术业有专攻，由于编导的分工不同，对

戏剧的整体性情境的把握差异是很大的。魏明伦先

生曾经有过“编剧主将制”的议论，他认为当代中

国戏剧的发展，表演为主和导演为主都已经不适宜

了。二十一世纪的戏剧，特别是戏曲应该以编剧为

主。魏先生的看法有很深刻的理由，倒出了很多编

剧的苦痛酸辛，不过也有他的片面性。但是从这种

议论中，我们看到了编导在戏剧生产过程中确实存

在尖锐的矛盾，碰撞往往产生艺术智慧的火花，但

也会制造些逆反和不和谐。例如，别出(下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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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地打滚；有的打工仔寄希望他成为工人领袖，带

领他们闹革命，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工地老板

冯大朝断定他不安好心，居高临下地要“玩”他，

“玩他个没脸没皮没躲没藏，玩他个一辈子打蔫抬不

起头来”；老板娘恨他骂他，要撵他走。但是，赵天

云凭着一腔正气，凭着完美的人格力量，最终把这

些群众都团结到了自己的周围。

应该说，《打工棚》除了着力塑造赵天云这个典

型形象之外，还描绘出了现实生活中的各色各样的

鲜活人群：每天作打油诗，希望有朝一日考上大学

的柱子；到处揽活挣钱，省吃俭用供小妹上学的阿

普；被恋人抛弃、富于正义感的荒子；热爱生活、

正直善良的范金花；当然也还包括有经济头脑、自

负自私的冯大朝，等等。他们各有各的生存模式，

各有各的切身利益。当这些利益发生冲突时，一座

沉睡的火山就喷发了：柱子从脚手架上摔下，因抢

救不及时致死，荒子为找冯大朝讨个公道，要和冯

大朝在五楼顶上“玩命”。此时的赵天云，已被冯大

朝开除，又被民工们捆绑了起来，在范金花的帮助

下，他挣脱了绳子，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登上楼顶，

在千钧一发之际，化解了一场生命的纷争。在这里，

赵天云代表的不是个人的利益，也不是哪一个群体

的利益，而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救了冯大

朝，其实也救了荒子们；他为打公仔们讨回了公道，

缓和了劳资关系，也让冯大朝觉醒了，千恩万谢眼

面前这个自己从来看不起的“赵党员”。

赵天云要走了。打工仔们依依不舍，希望他再

回来看他们；冯大朝留他不住，表示要听赵天云的，

为家乡的脱贫致富出力；范金花重新认识了从前的

丈夫，有点魂不守舍，赵天云让她“好好待冯大朝，

你知道，他可是真心待你好呀”⋯⋯

赵天云成功了，《打工棚》也成功了。《打工棚》

的成功在于给予了赵天云精神的苦难历炼。但我认

为，这种精神的苦难现在还少了些。你要塑造好一

个人物，你就得狠下心来反复地折腾他。这话，好

象是魏明伦说的。

作者简介：剑铧，云南省滇剧院二级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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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裁地阐述剧本，甚至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一度

时期，舞台上的形式大于内容、不必要的大制作、

舞美淹没了人物等等弊端即可见一斑。外省的不说，

就是我省编导“打架”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导演对

剧本有看法、编剧对导演有意见、不欢而散、缺乏

深层次的沟通、影响好戏推出等弊端，看来是可以

事先谋划解决的。

编导的强强联合，深层次沟通，促进了《凤氏

彝兰》好点子的发芽成长，摈弃了繁琐枝蔓的交代

叙述，改变了拖沓的慢节奏，增益了整体性情境的

营建，显豁了京剧的传统美，达到了锦上添花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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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氏彝兰》回归戏剧本体，不是简单、单一的

回复老祖宗那一套，而是在多元化尝试实验基础之

上的时代经验集合的回归。回归传统，并在坚持传

统特质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积极吸纳、融合不同美

学原则的戏剧样式，充分发扬戏曲艺术综合性的精

神，一以贯之地实践云南民族特点与京剧很好结合

的理论总结，迈开了勇敢创新的步伐，极佳的舞台

呈现得到观众、专家、领导相对一致的好评。“大音

稀声，大象无形”，《凤氏彝兰》将传统和创新溶为

一体，化为一炉，自然平实，堪称独树一帜的优秀

剧目。

作者简介：罗仕祥，云南省花灯剧团二级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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